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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游松风亭》挂钩之鱼忽
而解脱后，苏东坡的诗文里游
山玩水、交朋会友、种花酿酒等
惠州“苏式”（舒适）生活场景多
了起来。

到了绍圣元年十二月，苏
东坡开始走出惠州城，他与儿
子苏过同游白水山佛迹岩、泡
汤泉。白水山就是现在的惠州
汤泉，距离嘉祐寺约 20公里路
程，在那个年代，以花甲之年老
人的脚力，往返要一天时间，不
可谓不远。苏东坡这趟短游非
常开心，连作《白水山佛迹岩》
《咏汤泉》，与儿子唱和。其中，
在《白水山佛迹岩》写到：

此山吾欲老，慎勿厌求取。
溪流变春酒，与我相宾主。
我就想在这座山里终老，

希望不要厌烦我的索取。这里
的溪水像岭南万户春酒一样使
我陶醉，如同主人一样款待着
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作者
流露出浓浓的归老之情。

再后来，他有雅情到江边
垂钓：

意钓忘鱼，乐此竿线。
悠哉悠哉，玩物之变。
——《江郊》
这哪是钓鱼？钓的是闲

心。
太守詹范带着酒到嘉祐寺

探望苏东坡。苏东坡很高兴，
两个人来到东江边，从乡间野
市备点小菜，简单清扫一下钓
鱼矶石当作餐台，对着江风明
月畅饮起来。

传呼草市来携客，洒扫渔
矶共置樽。

同时一边饮酒一边商议了
将江中暴露的无主骨骸集中收
集起来安葬。

有得道的世外方人传授他
桂酒酿造秘方，他觉得这酒很
好，不像人间所有，是“天禄”，
认为不能独享，便在桥下置石
刻广而告之，并写下《桂酒颂》。

但凡有一点机会，苏东坡
心里装的都是忧国忧民的事。

第二年开始，来看望苏东坡
的朋友和南北往来的信件渐渐
多起来了。惠州太守詹范自不
待说，连周边地区的循州太守周

彦质也接济他米粮，梅州谭太守
还专程派人赠送他酒水。更有
僧人、道士、秀才等高雅之士往
来，日子好不惬意。不久又有好
消息传来，表兄兼姐夫程正辅任
广南东路提刑官巡按广州，专程
托人带口信到惠州向苏东坡致
意问候。苏东坡也马上回信，希
望能够冰释前嫌。

到了三月份，友人卓契顺
以“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
的侠义，从宜兴徒步两千多里
路程到惠州带来大儿子苏迈的
家书，更让东坡动容。

在这轻松惬意的环境中，
苏东坡的唱和之作多起来了。
也许是前世的因缘，更愿相信
是惠州给予诗人灵感，诗人写
起了和陶诗，并且一发不可收
拾，竟写了 50 多首（后在海南
儋州接着写，和遍 109 首），在寓
惠诗作中占了很大篇幅。正如
他弟子黄庭坚所言，苏东坡是

“饱食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和陶诗”，顾名思义，就是

以效仿陶渊明诗歌的韵为形式
而创作的诗。世上原没有和陶
诗，因苏东坡写多了就变成一种
和陶诗。

苏东坡写和陶诗的一大原
因就是仰慕陶渊明，因仰慕而
和韵。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
是一场隔着 600 多年时间（东
晋与北宋）、1000 多公里距离
（彭泽与惠州）的唱和，两个伟
大心灵的对话与交流，其共鸣
让后来无数诗人跟风，争相模
仿，竟然成为一种文学现象。

苏东坡说，我可能前世就
是陶渊明。（梦中了了醉中醒，
只渊明，是前生。）（我即渊明，
渊明即我也。）

苏东坡说，我人生的悲剧
就是因为学不到陶渊明对仕途
的舍弃。（我不如陶生，世事缠
绵之。）

到最后，苏东坡说，我写了
109首和陶诗，水平跟陶渊明比
起来也不差了。（吾前后和诗一
百有九，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
渊明。）

苏东坡最早和陶诗的渊源
可以追溯到黄州时期，同样是

谪居的苦旅，他改编了渊明的
名篇《归去来兮辞》，写成《哨
遍·为米折腰》：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
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
归。觉从前皆非今是。露未
晞。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
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
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
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
飞。云出无心，鸟倦知还，本非
有意。

真正创作和陶诗始于元祐
七年（1092）七月，即时贬谪到
惠州的前二年。那时的他虽仕
途上如日中天，但因政敌无端
攻讦，已萌生退意，羡慕陶渊明
能够摆脱俗事羁绊，写下了《和
陶饮酒二十首》。

创作和陶诗的高峰期是在
惠州。自绍圣二年三月四日，苏
东坡与詹范太守等人一起再游
白水山，回程时路过水北荔枝浦
（今惠州江北），遇到园主85岁
“平生不渡江”的水北老人，彼时
荔枝才像芡实那么大小，老人
热情邀请苏东坡待荔枝成熟时
还要回来，管够食饱还要打包
带走。回到嘉祐寺，苏东坡很
有感慨，在回复一生挚友陈慥
的信中说到“到惠将半年，风
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
有感于此，苏东坡重新写起了
和陶诗《和陶归园田居六首》，
并在引言中立志要和遍陶诗。

其一
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
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
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
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
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
我饱一饭足，薇蕨补食前。
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
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
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
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
其二
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鞅。
心空饱新得，境熟梦余想。
江鸥渐驯集，蜑叟已还往。
南池绿钱生，北岭紫笋长。
提壶岂解饮，好语时见广。
春江有佳句，我醉堕渺莽。

其三
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
风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
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
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
其四
老人八十余，不识城市娱。
造物偶遗漏，同侪尽丘墟。
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
手插荔支子，合抱三百株。
莫言陈家紫，甘冷恐不如。
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
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
有酒持饮我，不问钱有无。
其五
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

曲》。
不逢商山翁，见此野老足。
愿同荔支社，长作鸡黍局。
教我同光尘，月固不胜烛。
霜飙散氛祲，廓然似朝旭。
其六
昔我在广陵，怅望柴桑陌。
长吟饮酒诗，颇获一笑适。
当时已放浪，朝坐夕不夕。
矧今长闲人，一劫展过隙。
江山互隐见，出没为我役。
斜川追渊明，东皋友王绩。
诗成竟何为，六博本无益。
第一首开篇就以“环州多白

水，际海皆苍山。以彼无尽景，
寓我有限年”描写了惠州的好山
好水，表达了终老惠州的愿望。
紧接着以“市为不二价，农为不
争田”举例子，写下惠州人爱读
书、遇事不争的淳朴和善民风。
又以“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
……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
写了自己虽生活上需要门生接
济柴米，但是日子怡然自得、优
哉游哉。

接下来几首也分别描写了游
白水山、泡温泉、趣遇水北老人的
情景。尤其是最后一首，点明自
己在扬州时候就很向往陶渊明
的生活，现在这里（惠州）就如斜
川和东皋，有着陶渊明世外桃源
般的生活和一群像王绩一样不
流于世俗的酒友。整组诗，明
快、怡然的田园之风扑面而来。

至此，和陶诗成为苏东坡
寄托思绪的重要载体。

过节写和陶诗。绍圣二年

重阳节，苏东坡来惠已经近一
年，生活愈加窘迫，又逢佳节思
念散落天各一方的子侄家人，
于是作了《和陶贫士（七首）》。
既“典衣作重阳，徂岁惨将寒”，
为了过重阳把厚衣都典当了，
哪还顾得上即将到来的寒冬？
朝不保夕的困境；还有“我家六
儿子（含三个侄子），流落三四
州”的人伦别离和思念，读之令
人心酸。

读书写和陶诗。东坡读葛
洪《抱朴子》深有心得，想到陶
渊明读《山海经》的故事，隔着
时空，苏东坡与陶渊明、葛洪

“对话”起来，写下《和陶读山海
经》，“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
哉。”那一刻，在苏东坡的精神
世界里，三个人是携手同游，一
起归隐桃花源。如今，东坡祠
里的三贤祠正是三者关系写照
的具象。

迁居写和陶诗。绍圣三年
（1096）三月，苏东坡从合江楼
复迁水东嘉祐寺，第二次居住
嘉祐寺的心情与第一次已大不
相同，更多是自愿、开心的成
分。在合江楼居住的一年时间
里，东坡“多病鲜欢，颇怀水东
之乐”。于是在白鹤峰买地数
亩作新居，同时迁回嘉祐寺居
住。为此，苏东坡写下《和陶移
居》。作者以“晨与鸦鹊朝，暮
与牛羊夕”之句，形容嘉祐寺居
住环境的“幽深窈窕之趣”（《题
嘉祐寺壁》），与初到惠州刚入
住嘉祐寺时的“蛮风蜑雨愁黄
昏”心境已迥然不同。

会友写和陶诗。绍圣三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临近过年。彼
时，白鹤新居正在营建中，东坡
财资竭尽，生活困顿，但是依然
热情招待远方而来的两位朋
友。这天酒喝完了，想取米酿
酒，发现米也吃完了。想到陶
渊明《岁暮和张常侍》一诗也以
无酒而感叹，便作《和陶岁暮作
和张常侍》将此事记载下来。

“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家里
穷到连老鼠都嫌弃，诗人的笔触
诙谐，让人好笑之余未免心酸。

“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充分
体现出作者交友上的真性情。

一场春雨后，一部豪车
开进了村子里，停在石老伯
的家门前。少顷，车窗打
开，车上下来一位中年人，
他对车上的人悄声说，你在
车上等着，一会叫你。尔
后，朝站在家门口的石老伯
喊道：“老爸，我回来啦。”

石老伯迎上前，朝车内
瞄了一眼，见车里坐着一位
俏女郎，内心顿生疑窦，便
给儿子扔过去一句话：“阿
星，你唱的又是哪一出呀？”

“老爸，你听我说。”阿
星神秘兮兮地拽着老爸往
家里走去……

这时，石老伯的家门囗
可热闹了，不少小孩子跑来
围着豪车，这里瞅瞅，那里
摸摸，叽叽喳喳地说：“哇
……好靓的车呀……”车上
的女郎满脸笑容地跟孩子
们打招呼：“小朋友们，你们
好哇!”

孩子们“哗”地一声挤
到车窗前，好奇地看着女
郎，惊呼道，“哇……好漂亮
耶！”有的嘻笑着问女郎，你
是谁？叫啥名字？

女郎双眼一滴溜，朗声
答道：“我是这家主人的朋
友，我叫丹妮。”

紧接着，又陆续围过来
好些青年人和老人，女郎朝
大伙喊道：“乡亲们好！”人
群中响起一阵欢笑声。大
伙边看着女郎，边小声议
论：“这女郎这么年轻靓丽，
不会是阿星的小三吧？”

话说刚才被阿星拽进
家里的石老伯，此时猛一甩
开阿星的手，低声吼道：“你
咋带一个女娃回来？”

石老伯这一吼，一些往
事 顿 时 袭 上 阿 星 的 心 头
……

原来，石老伯生有一女
一男，女儿长大后远嫁外
省，儿子在省城上大学，拿
到研究生文凭后，在省城找
了工作，不久在省城成了
家。数年后，成为省里某总
公司的总工程师兼副老总，
年薪百万。村里一些老人
说，石老伯和老伴终于可以
享清福了。然而，刚过古稀
之年的那年冬，老伴突然得
了绝症走了，石老伯瞬间成
了空巢老人。

阿星不忍心老爸在村
里独居，便把老爸接去省城
跟自己一起住。可没几天，
老爸便跑回了乡下。不久，
阿星好说歹说，又把老爸接
到省城。而老爸住了两三
天又往老家跑，说是省城没
乡下的空气清新。一年后，
阿星设法为老爸找保姆，可
先后找了几位阿姨，不是嫌
这位煮的饭菜不可口，就是
怨那位家务活干得不顺溜。

转眼又过了一个寒暑，
阿星又在省城选了各方面
条件都不错的一家养老院，
连劝带哄地把老爸送进了
那家养老院。阿星想，这回
0K 了。没承想，不到一个
月，老爸说住不惯，一天打
好几次电话，吵着要回乡
下。阿星只好把老爸送回
村里。

当晚，石老伯起夜时突
然摔倒了。阿星速将老爸
送往镇卫生院检查，还好，
无大碍。可阿星的心猛一
揪，没准哪天会有下次或者
生病了，老爸一人在家，后
果堪忧！他思虑再三，觉着
老妈离开两年多了，不如给
老爸找个老伴吧。当他跟
老爸一叨咕，老爸两眼一
瞪，使劲地摇头。后来，见
阿星打硬心肠，便勉强松了
口。然而，折腾了大半年，
托人找了五六个对象，都没
戏。阿星暗忖，只能另想办
法了。

又过了一个春秋，阿星
终于想到了新办法。

还磨叽啥？瞅着还在
沉思的阿星，石老伯又两眼
一瞪，你快说说，那女娃咋
回事？

回过神来的阿星又想
了想，说，老爸，别急，先把
她叫下来吧。于是，父子俩
一起出门来到车边，阿星叫
丹妮下车，跟着老爸一步一
步地往家里走去。

此刻，围观的乡亲们开
始窃窃私语，哎嘿，这女郎
走路咋不像正常人？刚才
说话的语气和神态也怪怪
的……

耳灵的阿星停下脚步，
转身向乡亲们一拱手：各位
父老乡亲，这是我给老爸找
的保姆。

啥？这么年轻给我当
保姆？她愿意吗？家务活
会干吗？一个月多少钱？
石老伯连打几个问号。

阿星婉言道，老爸，已说
好了，她愿意，她行，钱不
多。我请了假多住几天，等
你和她熟悉了，我再回省城。

石老伯那紧绷着的长
满斑斑点点的脸上，终于有
了一丝笑容。

很快，阿星找个俏女郎
给老爸当保姆的消息，像炸
了锅似地传遍了全村每个
旮旯。一连几天，乡亲们争
相上石老伯的家里，睁大双
眼，瞅着那女郎动作娴熟地
时而为石老伯做饭菜，洗衣
服；时而轻声细语地陪石老
伯唠嗑；时而为石老伯按摩
肩颈……

这天，连续几天去了石
老伯家的一位老伯，不停地
问阿星，这女郎是有些不太
对劲，可她家务活样样在
行，性情蛮温柔，她是何方
人氏？

看着满脸疑惑的这位
老人和在场的几位乡亲，阿
星微笑着说，她可不是人
哦。

啥？众乡亲猛一愣。
阿星又笑着说，我就不

再藏着掖着了，她是我们总
公司研制的新款人工智能
产品，就是人们当下常说的
机器人。

哇……机器人？乡亲们
一片哗然。

翌日，村里一些老太太
说，切！啥机器人当保姆？
蒙谁哪？阿星不差钱，弄个
俏女郎给他老爸这老牛吃
嫩草，他老爸这几天乐得合
不拢嘴了……这些闲话一
传开，石老伯吵着叫阿星非
把女郎弄走不可。

阿星叫来村里十多位
男女长辈和青年人，不慌不
忙地当众给机器人停了电，
又掀开机器人的上衣，露出
了机器人腋下的开关，众乡
亲这才信以为真。

这时，一位老伯看着机
器人眼热，忍不住跟阿星
说，这机器人这么好，我也
想要一个，你帮帮忙呗。

阿星把胸脯拍得山响：
包在我身上。

村
里
来
了
个
俏
女
郎
（
小
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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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醺的夜色里，我伴着
慵懒的晚风，在小区湖边悠然
踱步。忽然，一声清脆的雀跃
划破静谧：“妈妈，快看，萤火
虫，是萤火虫！”我下意识地
循声望去，只见朦胧夜幕中，
几点幽绿微光，正若隐若现地
飘曳着。它们时而轻轻掠过草
丛，时而在湖面盘旋上升，仿
若正追寻着白日里遗落的梦
想，这抹夏夜微光，瞬间开启
了我记忆深处的大门。

儿时的夏天，于我而言是
一段无比美好的时光。每当
夏夜降临，墨蓝色的天幕缀满
繁星，我和小伙伴们总是迫不
及待，投入到追逐萤火虫的欢
乐之中。我们一边嬉笑奔跑，
一边齐声唱着那首童谣：“萤
火虫，点灯笼，飞到西，飞到
东。飞到河边上，小鱼在做
梦。飞到树林里，小鸟睡正
浓，何不飞上天，做个星星挂
天空。”那稚嫩的歌声，至今仍
在耳边回响。那时的我，心中
满是天真的执念，总觉得地上
闪烁的萤火虫，是天上星星偶
然洒落人间的星屑，而遥挂天

际的星星，定是长大后飞向
天空的萤火虫。我们这群对
星星满怀渴望却又遥不可及
的孩子，便想出了在玻璃瓶
中“养星星”这般充满童趣的
玩法，以为把萤火虫留在玻
璃瓶里，就能留住整个夏天
的星光。

萤火虫的身姿灵动而轻
盈，宛如提着灯笼的小精灵。
它们飞得慢，似乎对人也不防
备，捕捉起来并非难事，既无
需如古人般“轻罗小扇扑流
萤”，更不必借助捕网，只需目
光敏锐地锁定，徒手便能将其
擒获。懵懂的我们，只当萤火
虫是柔弱又迷糊的小家伙，不
费吹灰之力，它们就轻易成为
我们手中的“战利品”。

儿时的我们只知道追逐光
亮，却不懂每一只萤火虫都承
载着自然的秘密，每一只萤火
虫的熄灭，都是自然无声的叹
息。直到生物老师的一番话，
如同一束光照亮我对萤火虫的
认知盲区，让我读懂了这些小
精灵。原来，萤火虫竟是大自
然中隐秘的“猎手”。它们飞

行时看似漫无目的、东折西
绕，并非真的迷失方向，实则
是在编织光的密码——寻觅食
物，或是寻觅生命中的另一
半。老师还着重强调，萤火虫
是典型的生态哨兵，它们对生
态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它们
偏爱栖息在空气清新、水质纯
净、绿植繁茂的地方。所以，
一个地方有无萤火虫，或者萤
火虫数量的多寡，恰似一面镜
子，清晰地映照出该地生态环
境的优劣。

或许很难想象，萤火虫成
虫的寿命仅有短短 21 天。在
这短暂的时光里，它们用生命
燃起对自然的礼赞，它们不仅
仅是夏夜浪漫的点缀，更是生
态的守护者。萤火虫是不折不
扣的益虫，它们捕食蜗牛、蚯
蚓，默默守护植物健康，还凭
借尾端的荧光辨认同类、求偶
及诱捕，对生态平衡和农业生
产意义重大。

然而，这般美好的自然景
象，却在时代的变迁中悄然改
变。如今，高楼林立的城市多
了绚烂的霓虹灯，却也少了自

然的微光。对于渴望看到萤火
虫的人们来说，那闪烁的萤光
已然成为一种奢侈，或是一个
遥不可及的美好期待。原因很
简单，那就是工业的迅猛发展
如同双刃剑，在带来物质繁荣
的同时，过度开发、环境污染
与光污染等负面效应接踵而
至，无情地侵蚀着萤火虫的生
存家园，致使它们的种群数量
不断锐减，它们的减少如同自
然发出的预警，提醒我们守护
生态家园已刻不容缓。

看到久违的萤火虫时，我
的心骤然颤了一下，狂喜如潮
水般涌上心头。这几只萤火
虫的光芒并不炽热，甚至显得
有些微弱，可那倔强闪烁的点
点荧光，却似黑暗中伸出的希
望之手，让我看到了夏夜本该
有的生机与希望。我不禁在
心中默默期许，在不久的将
来，能再度重温儿时的美好，
看成群的萤火虫在夜空中起
舞。那闪烁的萤光，不仅是装
点夏夜的梦幻景致，更应成为
我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暖
印记。

经过嘉祐寺松风亭边的
“悟道”，苏东坡儒释道思想
更加交融，进退切换更加自
如，进入了更高层次的“自由
王国”境界。

在惠州居住的最困难时
候，表兄兼姐夫程正辅来广
东做大官，他以天子“近臣得
罪，省躬念咎”为由，稳坐嘉
祐寺，等程正辅上门探访。
等见面尽释前嫌后，送程正
辅离开，苏东坡一送就送到
博罗罗浮山下，并且连夜商
议募建东新桥事宜。得到程
正辅支持，有了干事机会，苏
东坡马上切换另一种状态，
以极大饱满的儒家济世精神
积极奔走，出谋划策，带头募
捐，推动“两桥一堤”建成。

在程正辅调动离开广东
时候，又得知元祐党人永不
赦还消息，苏东坡买下白鹤
峰建新居，“规作终老计”，对
来回搬迁的生活，苏东坡笑
侃是“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
逝”。对此变动，他已抱着

“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
随缘心态，认为万物都是“念
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充
盈着“齐万物、泯是非、破生
死”的道家思想。

后来，家中遭遇瘟疫，跟
随苏东坡 23 年、一路辗转南
北，无论升陟贬黜、始终陪伴
身边的爱妾朝云病逝。面临
如此大的打击，尽管苏东坡心
中万分悲怆，但没有发凡俗情
侣“生生世世为夫妻”的誓愿，
而是祈愿她能够超脱生死轮
回，进入仙佛境界，自己也将
在余生勤修佛道，期待与她在
佛国净土相会，写下了“驻景
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
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
生断后缘”（《悼朝云》）之句。
在惠州，舞衫歌扇早已成为过
去的梦影，朝云和他一道参禅
学道，已超越红粉佳人，是同
甘共苦的知己、是修心养性的
挚友。在苏东坡心中，朝云就
是天女维摩。

在惠州嘉祐寺里松风亭
边，苏东坡以咏梅诗和和陶

诗为主要载体，实现人生再
次突围，完成思想再次升华，
再无哀怨，书写了岭海谪居
人生最后一段苦旅的精彩，
也为惠州留下了无比珍贵的
东坡寓惠文化。

东坡寓惠文化，是诗人的
人生历程与惠州这块土地产
生的化学效应和思想结晶。惠
州人文地理环境与苏东坡寻找
世外桃源的理想追求相契合。
这里既远离中原，但又不是蛮
荒之地，而是山水秀邃，风土人
情甚厚，有山、有水、有松、有
梅，有僧、道、科考失败者、游
侠、隐士、酒者为伍。品格、命
运、地理三者的因缘际会，成就
了东坡寓惠文化。

东坡寓惠文化，不是东坡
文化以时间为尺度的简单裁
剪，也不是某些学者眼中已
过创作高峰的作品，更不是
一些人口中的贬官写照，而
是有着鲜明的文学特征和地
域特点，在东坡文化中占有
重要一席。诚然，在惠期间
苏东坡的作品没有了“大江
东去”的雄心勃发，也少了很
多广为传颂之作，但是“流
量”不代表“质量”，寓惠时期
他诗词境界上更加高洁、思
想上更加纯臻，言语上更加
质朴无华。也正是这种特
征，导致趣味性不强，普通读
者难于进入，是阳春白雪、曲
高和寡而已。可以说，东坡
寓惠文化是苏东坡赠予惠州
这座城市的宝贵人文遗产。
同时也可以毫不吝啬地说，
惠州也给予诗人人生末段旅
程最后的足够的温暖。

东坡与惠州虽是意外轨
迹的交集，却属于双向奔赴
的美丽。

每个时代关于苏东坡都
有不同的回答。

每个人关于苏东坡都有
不同的解读。

尾记
东坡走过的路道
已经堙灭
东坡的脚步声
还在惠州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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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寓惠文化：一场双向奔赴的美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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